故事1：
佛陀时代，有一位比丘于清晨前往河边洗浴，后至岸边歇息。此时有一天人放光，照于河岸，对着比丘说：「有一个巢穴，夜晚有烟窜出，白天则有火燃。有一婆罗门见到此事，便破坏此穴，并挖堀其地。这时，有一位智者为婆罗门所教亦以刀挖堀巢穴之地。结果，先后见到一只乌龟、一条毒蛇，便将其捉取。后来婆罗门告诉智者继续挖掘，又陆续发现肉段、刀舍及毒虫，也都相继取出；更进一步挖掘时，则见到两条通道及一堆石头，便将石头搬出洞穴。最后则见到一条龙，婆罗门说：『不要恼怒此龙。 』并向它跪拜。」

天人向比丘说：「请不要忘记今日我所说之话，你可以向佛请法，此义只有佛及声闻弟子等得以了达。」于是比丘前去精舍，恭敬地顶礼佛足，向佛请示：「世尊！为何这个巢窟夜则有烟出，昼则火燃？谁是婆罗门？谁是智人？何者是刀？何者是掘？何者为龟？何为毒蛇？什么是肉段？什么是刀？什么是毒虫？何者为二道？何者为石聚？何者为名龙？这些为何意喻？」

佛陀开示大众：「所谓的巢穴，即是喻此色身，为父精母血、四大和合所成，靠着衣服、饮食而得以生长。身体坏灭时，四大离散、败坏、肿胀、虫食、溃烂，最后归于大地，无一可乐之处。夜时烟出，代表心念迁流种种思虑分别；白昼火燃则表身口广作种种业行；婆罗门代表如来，乃觉悟之圣者；智人喻为诸声闻；刀喻智慧，能斩断诸烦恼贼；掘地譬为精进，能防止懈怠；乌龟表五盖――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法盖；毒蛇喻瞋恼之害、肉段者表悭贪；刀舍则喻为色、声、香、味、触之五欲；毒虫喻如愚痴；二道喻为疑惑；石堆代表贡高我慢；龙则表示漏尽见思二惑，证阿罗汉。」
佛陀复说一偈：
　　「巢窟名为身，觉观如彼烟， 造作如火然，婆罗门如佛，
　　　智人是声闻，刀即是智慧， 掘地喻精进，五盖犹如龟，
　　　瞋恚如蝮蛇，贪嫉如肉段， 五欲如刀舍，愚痴如楞只，
　　　疑者如二道，我见如石聚， 汝今莫恼龙，龙是真罗汉。
　　　善答问难者，唯有佛世尊。」
 比丘们听完佛的开示，皆欢喜奉行。 
典故摘自：《别译杂阿含经˙卷一》
省思:
众生的报身如同故事中的巢窟实不可爱，终将败坏。凡夫却因贪爱色身，追逐五欲造作恶业，始终受苦流转。有智之修行者，依如来教法以智慧力、精进力行道，「理将俗反」用佛法真理将颠倒错误的知见行为导正，舍五欲、破五盖、断贪瞋痴慢疑邪见等烦恼，必能成就道业。
故事2：
过去，有一对兄弟，家财万贯，可惜父母双亡，兄弟俩无所依仰，相依为命。然而，虽是兄弟，志趣各异。哥哥喜欢修道听法，而弟弟则坚守家业，喜欢经营世间的官爵俸禄。 在他们居家附近，有一间鸡鸣精舍，哥哥专爱去精舍学习佛法。弟弟看哥哥不乐衷经商理财，结交权贵，只知去精舍亲近沙门，心中很不高兴。 有一天，弟弟对哥哥说：「我们同为兄弟，父母早逝，应当一起经营家计，但您却弃家业于不顾，整天跟着沙门听受佛经。难道那些沙门能够供您衣服财宝吗？我们没有把家产积极的扩大增加，恐怕别人都要笑我们荒废家业，灭绝家门了。人家说，为人子女的，理当承续父母的遗业，并且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是孝子啊！」
哥哥听后告诉弟弟说：「守五戒、修十善；供养三宝，广行六度，坐禅修定，以出世道法来度化双亲，这才是真正的大孝。道俗观念相反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修道人喜欢的，世俗人觉得厌恶；而世俗人所珍视的，则为修道人所轻贱。智愚之道迥异就如同明暗的差别一般，因此，有智慧的人去暗就明，最后证得无上的真理。今天你所追求的快乐，正是我所戒惧的苦恼。世俗的一切都是虚妄不实的，而你却迷执为实有，追逐这些短暂的快乐，将带来后世无限的痛苦！」
弟弟对哥哥的这一番话并不信受，内心不满，低头不语。哥哥看他如此，便又接着说：「你既然贪恋家业，以财为贵，而我则爱好佛法，视智慧为最上珍宝，不如就让我舍家修行，归命三宝吧！人命寄世，犹如飞尘，飘忽无定。无常一到，罪业缠缚，便要受报。因此，我要舍离世间的一切，躲避欲乐的危险，以达到究竟的安乐。」
弟弟见哥哥向道之志如此坚定，也就不再多说；而哥哥则离家去作沙门。
出了家的哥哥，日夜精进，诵经坐禅，一心念道，思惟佛法，无有懈怠。不久便通达三十七道品，成道证果。
证了圣果的沙门，再次前往弟弟所住的地方，想劝他奉持佛法，于是告诉弟弟：五戒、十善是生天的根本；布施、研经是道业的基础。弟弟听了这些话更加地生气，驳斥沙门说：「您荒废家业这就算了，不必再来教训我。请您赶快出去，不要管我的事。」沙门见弟弟如此，只好离去。
弟弟贪恋家业，汲汲不休，经营家计，对于佛法始终不愿接触。不久，寿尽命终，堕入牛身，长得又肥又壮。商人买下它后，便让它载盐四处贩售。如此过了数年，牛渐渐羸弱，力气不如从前。
有一回，在一段上坡路中，老牛累得走不动，卧倒在地。商人挥起皮鞭猛力抽打，就在半拖半推的状态下，老牛虽然使尽全力，仍是无法前进，就这样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这时，证了圣果的沙门以神足通在空中飞行，远远见了，对老牛说道：「弟弟啊！你过去苦心追求的宅舍、田地，现在都在那儿？想不到你居然会投生牛胎，唉！」
于是沙门以其神通力让老牛看到自己的前身，老牛悟知了自己的因果宿命，不觉泪下，悔恨以前不修善业，悭贪嫉妒，不信佛法，轻慢圣众，我行我素，不听兄长的话，以致今天堕牛身中，疲乏困顿，苦不堪言，实在是悔不当初啊！
沙门知道老牛悔疚的心意，也为它感到难过。于是，便向牛主人道出事情的本末：「这只牛原是我的弟弟，因他不信三宝，悭贪嫉妒，贪求世俗的财宝而不行布施，所以堕入畜生道。您看它现在又老又瘦弱，已没有力气为您做事，请您可怜它，把它送给我，让我救救它这条残命，好吗？」
商人听了老牛的故事，起了怜悯心，便将牛送给了沙门。沙门把老牛带回寺里，劝它一心系念三宝，不久，牛便命终，往生忉利天。
商人辗转将此事告诉他那些从事买卖的朋友，大家都有所醒悟，叹言：「我们为了生活勤于赚钱，而丝毫不感厌倦，既不懂得布施，又不奉持佛法，将来死后，恐怕也不免要堕入畜生道！」 于是，这些商人们便决定下一切，求作沙门。出家之后，精进不懈，最后都成道证果。 
 原公案出自《杂譬喻经》 
省思

〈憨山大师劝世文〉中云：「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老病死生谁替得，酸甜苦辣自承当。」富贵如浮云，功名似空华，情爱会变质，色身终衰亡。一口气不来，一切尽成空。唯有听法的这念心才是永恒、不生灭，当中具足无量功德、智慧，了达这念心性，方为真正最富最贵的人。

故事3：
[bookmark: _GoBack]五毒 – 妒忌
佛陀遭外道奢弥跋毁谤，弟子们不解，为何至尊至贵的佛陀会遭遇如此恶事呢？
佛陀开示大众：在过去久远九十一劫前，善说城中有一位名叫延如达的婆罗门，广学多闻，精通各家学问，在他的座下，有五百位童子，常受他的教化。 
同时，有另一位婆罗门，名叫梵天，非常富有，他的妻子淨音美如天仙，性情温和，常以饮食衣被、医药等物品供养延如达。一天，名叫爱学的辟支佛至梵天家乞食，威仪具足、六根收摄。淨音一见到这位婆罗门，即非常恭敬景仰，并以上妙饮食供养辟支佛。辟支佛受食完毕，即展现神通，飞回他的住所。当时国内有许多人民见到如此景象，讚歎不已，所以也欢喜供养辟支佛。 
延如达听说了此事，心生嫉妒，不仅到处诽谤说淨音与辟支佛有不淨行，还告诉五百童子：「此修行人犯戒，无精进行。」五百童子听了就到处散播，举国人民都开始怀疑了起来，这个谣言维持了七年才停止。后来，辟支佛现十八种神变，入于涅槃，众人才知道原来辟支佛持戒清淨。 
当时的延如达是我的前身，梵天是优填王，淨音就是今世毁谤我的奢弥跋，五百童子即是现在五百罗汉弟子，因为前世我失去供养，心生嫉妒，和你们一起毁谤圣者；死后，我们一起入地狱受无量苦报。今生我虽已成佛果，但业报未尽，仍须受此果报。因果是历然不虚的，因此你们要学习，守护自己的身口意三业，修善断恶，就能圆满佛果。
故事4：
为魔所摄：
在西藏最早建立僧团时，曾选出七人以测试藏人是否适合学佛，叫预试七人，其中有一位叫做曾万勒周和毗卢遮那，他们被首批派遣前往印度学习。
他们两人结伴，可谓经过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到达印度。找到具德的上师接纳，把佛法的妙义，一一传授给他们。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曾万勒周想到："我来印度，是为了将佛法的智慧带回西藏，或许我现在应该先把我所学习到的佛法，先带回西藏地区，这样子不只能使家乡的人，更快地学到完整的佛法，而我也会受到广大的赞赏。"他心中如此思维之后，就向毗卢遮那说道："师兄!我想先独自返回西藏蕃地区，我的母亲已经年迈，我希望在母亲去世之前，能够回家一趟，先向我母亲宣讲佛法，让她能够在往生之前，具足佛法的智慧。"毗卢遮那听了之后，感觉十分有道理，就让曾万勒周先返回西藏。可惜的是勒周想先得到赞扬的心意，竟没有完成，因为他在回家的途中，竟然被盗匪杀害了。
曾万勒周可谓一念为魔所摄，结果前功尽弃，丧失圆满修行和利益众生的机会，而毗卢遮那成为藏地非常了不起的译师，大成就者。

五毒 –痴： 
滑大父母群这几天开锅了，很多父母，特别是妈妈在孩子离家上学以后都非常不习惯，失眠，抑郁。毕竟18年来天天在面前看着，一下子少了这么一个你每天围着转的人，肯定会很不习惯。尤其是中国传统下的父母，从来把孩子当成人生的价值，幸福的支柱。我们自己也不例外，仔细想想，这就是一种痴心，它会越过任何你正在做的事情，（修行，打坐，思维正法）跳到你面前，成为一种“暂生缘”。这种由于痴心引起的违缘，特别细微，感性，顽固，甚至我们会觉得他混合了爱和慈悲心，所以常常让我们非常困惑，纠结。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缺乏正确的见地和价值观，这里想起2个公案，值得我们好好思索。
故事5：
黄檗禅师母亲的公案 
黄檗禅师出家后，认为“必须放弃恩情，达到无为时，方才是真实的报恩”，因此过了三十年禅者的生活，却从来不曾回过俗家，探望亲人，但他内心深处，非常记挂年迈的母亲。五十岁时，有一次在参访的旅途中，不自觉地就往故乡的方向走去。
　　母亲也思念出家的儿子，可是毫无音讯，每天从早到晚哀伤地哭泣着，把眼睛都哭得失明。为了想念儿子，母亲就在路旁设个司茶亭，不但亲自招待过往的云水僧，并且亲自迎到家中，为他们洗脚，以示礼敬；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黄檗禅师左脚上有颗大痣，她眼睛虽瞎了，但希望凭万分之一的洗脚机遇，或可认出谁是他的爱子。 
　　这一天，黄檗禅师也接受了母亲的招待，他一边让母亲洗脚，一边向母亲述说佛陀出家的故事，希望母亲能因此得到信仰、安心。黄檗禅师只将右脚给母亲洗，却不把左脚给母亲洗。 
　　黄檗禅师接连二次返家，虽然觉得难舍难离，但还是忍痛起程云游行脚，继续参访。邻居们忍不住将这个事实，告诉他的母亲说，那个向你讲释迦出家故事的人，就是你经常盼望的儿子。母亲听后几近疯狂似地说：“难怪声音好像我儿”。说后就追上去，一直追到大河边，不巧，这时黄檗禅师已经上船，而且船也开动了，母亲情急地跳到河里，非常不幸地淹死了。 
　　黄檗禅师站在对岸看到母亲失足、落水溺死的情形，不禁悲从中来，恸哭着说道：“一子出家，九族升天；若不升天，诸佛妄言。” 
　　黄檗禅师说后，即刻乘船返回，火葬母亲，说一偈曰： 
　　“我母多年迷自心，
　　　如今华开菩提林，
　　　当来三会若相值，
　　　归命大悲观世音。” 
在黄檗禅师说偈的时候，乡人都看见他的母亲在火焰中升空而去。
故事6：
憨山大师父母的公案。
憨山大師自從離五臺山後，常有拜見父母之心，但恐落世俗知見，所以一直沒去。大師在靜坐中以神通力回到家裏，老母親一見兒子，因過於激動，竟高興得昏倒在地。晚上，大家聚在房間裏敘談，一位族中的長者問：「你乘船來還是乘車來？」老母親說：「何必問乘船來乘車來！」長者又問：「哪從何處來呢？」老母親說：「從空中來！」大師聽了驚訝地想：「怪不得老母親當年能捨我出家啊！」於是問老母親：「我出家後，你想念我嗎？」老母親說：「哪能不想念呢！」大師又問：「你怎麼排遣這想念之情呢？」老母親說：「我起初不知如何是好，後來知你在五臺山，就去問師傅五臺山在什麼地方，師傅說『在北斗之下，即你令郎盾住之處』。我從此後，每夜朝北斗星的方向禮拜，稱念菩薩的名號，漸漸地就不再想念了。假如說你死了，就不再拜了，也不再想念了，今天見到你，是神通變化而來呀！」
第二天，大師隨二親去祭祖墓，又去蔔擇二親的葬穴，這時老父親已八十歲了，大師開玩笑說：「今日活埋老子，省得他日再來！」並把鏟斫在地上，老母親見了一把奪過鏟說：「老婆婆自埋，又何必煩別人來！」連斫了數十下。第三天，大師向二親告別，老母親歡喜如故，未嘗蹩眉，大師知道老母親並非尋常之人. 
故事7：
第九十九回 迷本性将军游幻境 发慈心仙子下凡尘 

话说燕紫琼来到营中道 ：“我因丈夫被困，即至小蓬莱， 一步一拜，叩求神仙垂救。适蒙仙人赐了灵符一道，灵药一包。 此符乃请柳下蕙临坛，临期焚了，自有妙用 。”文芸道 ：“这 药有何用处？”紫琼道 ：“据说此药是用狠兽之心配成。凡去 破阵之人，必须腹内先吃了狠心药，外面再以‘柳下惠’三字 放在胸前。到了阵内，随他百般蛊惑，断不为其所害，再有灵 符之力，其阵自然瓦解 。”把符药交代，回女营去了。 到了二更，文芸派了兵将，焚了灵符，把阵破了，攻进城 去。里面虽有张易之差来几员将官，那里禁得众公子一齐并力， 早已抱头鼠窜而去。宋素、卞璧向日都不在色欲上图意，所以 都好好回来。武五思家中一无所有，惟供着许多女像，当即一 一焚毁。文芸也领大兵进城。宋素安抚百姓。歇宿一宵。次日 派了蔡崇、褚潮帅领二千兵在此镇守，大队人马又朝前进。 这日来到才贝关。武六思早已把阵摆了，来到疆场喝道 ：“ 谁敢破我此阵 ！”章荭纵马出来，同武六思略斗两合，即冲进 阵去。到了里面，只见四处青气冲霄，铜香透脑。章荭不觉叹 道 ：“世上腐儒只知妄说铜臭 ，那晓其香之妙 ，可惜未被这 些臭夫闻此妙味 。”远远望去 ，各处银桥玉路 ，朱户金门， 光华灿烂 ，颇有富贵景象 。慢慢提着丝缰，来到一座冲天牌 楼，上面写着“家兄”两个金字。穿过牌楼，人来人往，莫不 喜笑颜开 ，手内持钱。钱有大小，其字亦多不同 ：有写“天 下太平”的，有写“长命富贵”的，……只见有个晋代衣冠之 人，生得面黄肌瘦，肚腹鼓胀，倒象患了积痞一般，坐在那里， 四面许多钱把他团团围住，他却满面欢容，一个一个拿着赏玩。

正朝前进，忽见一个大钱阻住去路，那钱竖在那里，金光 闪闪，其大无对。下面密密层层，有亿万人来来往往，都想争 夺此物。细细看去，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一不有。也有绯 袍象简在那里伸手的，也有胥吏隶役在那里勒索的，也有捏造 词讼在那里讹诈的，也有设备赌具在那里引诱的，也有怒目横 眉在那里恐吓的，也有花言巧语在那里欺哄的，也有暗设牢笼在那里图谋的，也有描写假字在那里撞骗的，也有钻穴逾垣在那里偷窃的，也有杀人放火在那里抢劫的：种种恶态，不一而 足。大钱之下悬着无数长梯；梯旁尸骸遍地，白骨如山，都因 妄求此物，死于非命。章荭看了，暗暗点头，嗟叹不已。远远 见那钱孔之内，铜馨四射，金碧辉煌，宛如天堂一般。把马拴 在一旁，沿梯而上，走到钱眼跟前，轻轻钻进，四处一望，里 面尽是琼台玉洞，金殿瑶池；地下碧玉为路，两旁翡翠为墙， 气象之富，景致之精，迥非人世所有。游玩多时，越看越爱。 忖道 ：“如此洞天福地，倘得几间幽室，在此暂住几时，也不 枉人生一世 。”正在痴想，迎面忽现一所高堂大厦。走进看时， 前后尽是琼楼瑶室，画栋朱栏，各种动用器皿，件件俱全。看 罢显然欢喜，复又摇头道 ：“这样精室，若无锦衣美食，两平 空空，也是空自好看 。”再到各房张望，谁知那些锦绣绫罗， 山珍海错，金银珠宝，但凡吃的、穿的、用的，无一不备。不 觉恨道 ：“早知如此，为何不将仆婢带来 ！”只见有个老苍头 手拿名单，带着许多长随、小厮上来磕头；又有一个老嬷，带 几个丫环也来叩见。章荭道 ：“那个苍头名叫甚么？你们共 来几人？”苍头道 ：“小人姓王，因我年老，人都称我王老。 连老奴共有十六人来此伺侯。现有众家人执事名单，请恩主过 目 。” 章荭接过，只见上面写着 ：“管总帐家人二名：四柱、二 柱 。”看罢点头道 ：“管理总帐全要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算的明白。今派四柱，倒也凑巧；为何又把二柱派在内呢？” 二柱道 ：“只因小人算盘不精，往往算错，只能省得两柱，故 此王老把小人派了帮着四柱做个副手 。”章荭道 ：“他也是个 人，你也是个人，为何你只管得一半？以后必须好好学算盘， 倘把算盘学精，就是替人管管钱谷徵比也是好的 。”二柱连道 两个“是”，闪在一旁。 章荭又朝下看 ：“管厨家人一名：对文。”把头点点道：“ 厨子最爱开谎帐，全要替他核对明白，今派对文管理，倒也罢 了。 但你不可因他开谎帐，就便也加上些，我主人就架不住了。” 对文道 ：“小人不敢 。但只每日茶酒洗澡几个零碎钱 ，还求 主人见谅 。”章荭道 ：“只是不要过于离奇，这都使得。天下 那有分文不苟的，况且你又不图廉洁牌坊 。”对文道 ：“这是 恩主明见 。” 章荭又朝下看 ：“管银家人一名：五分。管钱家人一名： 四文 。”章荭道 ：“管银钱家人却派五分、四文，这是何意？” 五分道 ：“小人向日做人最老实，凡有银子出入，每两只落五 分，从不多取，所以王老特派小人管这执事 。”四文道 ：“小 人向日也最老实，每钱一千只扣四个底儿；不象那些下作人， 每钱一千，不但偷偷摸摸，倒串短数，还搀许多小钱，小人断 不肯的 。”章荭点头道 ：“每两五分，每千四文，也还不多， 都算要好的；就只你们名字被外人听了未免不雅，必须另改才 好 。”王老道 ：“不消改得，他们都有乳名，就叫乳名也好 。” 五分道 ：“小人乳名榆荚 。”四文道 ：“小人乳名比轮 。”章 荭道 ：“将来再派比轮替我照应照应车辆。怪不得五分生得又 瘦又小，原来乳名却叫榆英；外面刮动风须要留神，设或被风 吹去，我的银帐少不得又要另换新手，那时再想你‘五分 ’， 只怕不止了。又把单子看去 ：“管金珠家人一名：宝货。管绸 缎家人一名：丰货。管果品点心家人一名：藕心。管鱼虾海菜 家人一名：鲸文。管酒家人一名：半两。管厕家人一名：赤仄。 管门家人一名：厌胜。厨子二名：契刀、错刀。水夫一名：货 泉 。”章荭道 ：“那宝货、丰货以及藕心几人派的执事都还相 称，但管酒家人为何却派半两？”王老道 ：“老奴因他素日替 主人管酒，不敢过于弄诡，每日只偷得半两，不过略略杀杀馋 虫，所以小人派他管这执事 。”章荭道 ：“每日只偷半两，并 不为多，此人派他管酒，也还不差；但派定之后，莫要认真放 出量来，那可使不得 。”半两道 ：“恩主只管放心，小人量窄， 即或放量，也不过几杯儿 。”章荭道 ：“莫讲每日只得半两，就是再添几两，这个东道我老爷也做得起；就只怕的久而久之， 把两丢了上了斤，或者才开一坛你倒先去了半坛，我可供应不 上了。这都慢慢再定章程。我还要问苍头：你把茅厕派了赤仄， 这是何意？”王老道 ：“老奴因他名内仄字，原是厕的本字，难得这样巧合；又因他姓赤，惟恐厕内倘有赤痢血痔之类，也 好教他触目惊心，时常打扫，因此把他派了 。”章荭点头道 ：“ 这个也还人地相宜。为何你把管门家人却派厌胜呢？”王老道： “老奴派他，却有深意：出他素日替人管门，最厌客人来拜，他这脾气，恰恰与姓相合。并且胜字也可读做平声，所谓‘厌 胜’者，就如厌之不胜其厌之意，因其如此之厌，所以凡有客 来，总是一概回他不在家，且又能言替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能令客人不得进门。门上有了这样能事家人，恩主于五伦之中，虽于‘朋友’这伦有些欠缺，毕竟少了许多应酬之烦。人生在 世，只要自己畅心适意，那里管他五伦、四伦，就缺几伦也还 是个人，难道人家就不把你当人么？”章荭道 ：“你这蠢材， 莫非疯了！怎么同我‘你’呀‘我’的混闹起来！”王老道：“ 老奴只顾乱说，那知说的倒忘形了 。”章荭道 ：“厌胜善于回 客，可有甚么凭据么？”王老道 ：“虽无凭据，却有一个笑话： 当日他替人管门，一日，适值主人的表叔走来，正要进内。厌 胜未曾留神，只当客人来拜，连忙上前拦住道 ：‘我家主人不 在家，请老爷改日再来罢 。’这位表叔太爷听了，上前狠狠踢 了一脚道‘你这囚徒，也不仔细看看！我是你主人的表叔，怎么也回我不在家！’”一面说笑，又将小厮名单呈上；上面写着四人名姓，是沈郎、鹅眼、荇叶、菜子。章荭把四人望了一望，只见个个腰如弱柳，体态轻盈，真是风儿略大就可吹得倒的，却是绝美的俊 仆。 那老嬷也把仆妇丫环带来侍立一旁。章荭道 ：“你姓甚么？ 他们都叫甚么名字？”老嬷道 ：“老婢姓子，那些姐儿哥儿因 我年老，都叫我子母，叫来叫去，无人不知，倒象变成名字了。 这个名字内中有个母子，虽不吃亏，但仔细想来，到底过板。 今日老爷何不替我起个风骚名字呢？倘能又娇又嫩，不象这么 老腔老班，那就好了 。”章荭忖道 ：“这个老狐狸头上并无一 根黑发，还闹这些花样，倒是一个‘老来俏’。我且骗他一骗。” 因说道 ：“你要改名字 ，惟有‘青蚨 ’二字可以用得：虽系 虫名，乃人人所爱之物，你若改了，将来必是人人喜爱。况这 ‘青’字就有无穷好处，诸如‘青春 ’、‘青年 ’之类，都是 返老还少之意。并且内中还有‘青丝 ’：你目下发虽如霜，叫 来叫去，安知不变满头青丝呢？”子母道 ：“多谢老爷厚意。 如今改了青蚨，日后设或有点好处，我一定绣个眼镜套儿送你 老人家 。”章荭道 ：“再过几十年，我眼睛花了，少不得要托 你做的。这六个仆妇都则甚么名字？管甚么执事？”子母道 ：“ 一个是替奶奶管香粉的，名叫白选；一个是替奶奶管胭脂的， 名叫紫绀；这个专管奶奶裹脚布，名叫货布； 那个专管奶奶挑 鸡眼，名叫鸡目。还有两个，一名綖环，专管奶奶钗环；一名 传形，专替奶奶画小照 。”章荭道 ：“奶奶缠足要用多少布， 却要派人专管？倒是这个画小照的却不可少；并且连挑鸡眼也 都派人，难为你想的到，将来告诉奶奶，一定要赏的。但那綖 环为何生的那样瘦小？莫非有病么？”子母道 ：“綖环虽瘦， 还算好的，刚才还有几个仆妇，诸如水浮、风飘、裁皮、糊纸 之类，都生的过于瘦弱，老婢惟恐不能做事，都回他们去了 。” 章荭道 ：“那八个丫环都叫甚么名字？”于母手指四个年 纪大的道 ：“那穿白的名叫二铢，专管奶奶银帐；穿青的名叫 三铢，专管奶奶钱帐；穿红的名叫四铢，专管奶奶赌帐；穿黄 的名叫五铢，专管奶奶吃帐。他们都以铢字为名，就如‘五分’、 ‘四文’之意 ，每日所落不过几铢 ，断不敢多取的 。”又指 四个年纪小的道 ：“一名币儿 ，专管奶奶币帛 ；二名泉儿， 专管奶奶茶水；三名布儿，专管奶奶洗脚布；四名刀儿，专管 奶奶修脚刀 。”章荭道 ：“奶奶洗脚布、修脚刀也都派人，你 这办事可得上等考语，叫做‘明白谙练，办事精详’ 。”众人 领了执事退出。丫环烹茶，安设床帐。章荭手执茶杯，复又忖 道 ：“今日却教那个丫环暂伴一宿呢？” 正在凝思，忽有四个绝色美人前来陪伴。问其姓名，一名 孔方、一名周郭、一名肉好、一名元宝。四人陪着用过宴，到 晚就寝。次日起来，有这些美人陪伴，天天珠围翠绕，美食锦 夜，享尽人间之福。过了几时，四个美人都已有孕，忙向三官 跟前焚香叩祷，各佩“男钱”一枚，以为得子佳兆。那知四美 竟生五男。章荭因儿子过多，要想生个女儿，于是又找几个“ 女钱”，给他们佩着，果然又生二女。这五男二女年纪略大， 请了一位西席教他们念书。那位西席年纪虽老，却甚好学，每 逢出入，总有文字随身，就只为人过于古板，人都称他“老官 板”。又过几年，陆陆续续把几女都已婚配。真是日月如梭， 刚把儿女大事办毕，转眼间孙儿孙女俱已长成，少不得也要操 心陆续办这嫁娶。不知不觉，曾孙绕膝，年已八旬。 这日，拿镜子照了一照，只见面色苍老，鬓已如霜，猛然 想起当年登梯钻钱之事，瞬息六十年如在目前。当日来时是何 等样精力强壮，那知如今老迈龙钟，如同一场春梦。早知百岁 光阴不过如此，向来所做的事颇有许多大可看破。今说也无用， 且寻旧路看看当年登梯之处。即至钱眼跟前，把头钻出，朝外 一探，不意那个钱眼渐渐收束起来，把颈项套住，竞自进退不 能。 文营众将见章荭进阵，到晚无信。次日，宋素、燕勇又要 进阵。文芸道 ：“宋家哥哥现在大营执掌兵权，岂可屡入重地？ 况前在酉水阵业已受困多日，营中人心颇为惶惶，何必又要前 去？”宋素道 ：“众弟兄在此舍死忘生，不辞劳苦，原是为着 我家之事。今我反在管中养尊处优，置多局外，不独难以对人， 心中又何能安！况‘死生有命 ’，兄长断断不要阻我 。”即同 燕勇进阵，也是一去不返。 次日，燕紫琼、宰玉蟾闻得丈夫又困在阵内，吓的惊慌失 色，坐立不宁。二人商议，惟有且到阵中看看光景，再为解救； 如无指望，就同丈夫完名全节，死在阵内，倒也罢了。当即命 人通知大营，各跨征驹，闯进阵去。武六思忽见两个妇女进阵， 惟恐逃遁，忙又作法焚符，密密布了几层天罗地网。文芸只当 紫琼必定回来，那知也是毫无影响。因向众人道 ：“此时连宋 家嫂嫂也不回来，其中邪术自必更甚。据小弟愚见：我们只管 同他对敌，切莫轻入阵内，俟宋家嫂嫂回来，再作计较 。”颜 崖听了，正因连日未耍大斧，心中气闷，当即请令带领精兵一 千前去挑战。恰好张易之、张昌宗因折了三关，甚觉害怕，又 差李孝逸统领大兵前来接应，早被颜崖把他偏将伤了两个。次 日，魏武也去讨战，一阵银枪，也伤他一员大将。李孝逸因连 伤三将，十分气恼，即亲自出马。文营众公子也到阵前。余承 志、洛承志一见，想起当年父亲被害之事，恨不能生食其肉， 各催坐下马，枪鞭并举，与李孝逸战在一处。斗了多时，李孝 逸被余承志一枪刺在腿上，大败而逃。众公子带领人马一拥齐 上，把各兵杀的五零四散，各自逃生。及至再去讨战，并无人 应，只好暂且回营。恰好把李孝逸兵了捉了几个，身上搜检， 一无所有，细细拷问，都说到关之日，武六思给了一碗符水喝 在腹内。一连几个，隔别讯问，都是如此。 次日，又去挑战。武六思只在阵前立着，叫人去破阵，并 不出马。及至众人赶到跟前，他即跑进阵去；等你刚要收兵， 他又百般叫骂。文芸气的暴跳如雷，正要催马进阵，只见余承 志、洛承志、唐小峰、章蓉、章芗、史述、颜崖、尹玉一齐拦 住道 ：“连日章荭、宋素二位哥哥俱困阵内，此时营中惟仗哥 哥调遣，今再进阵，设被围困，岂不令诸将无主么？我们八人 情愿领精兵八百进阵，看看虚实，再来缴令 。”文芸只得应允 回营。八位公子带着八百精兵，冲进阵去，里面登时也变出八 百八个幻境，都是各走一路，彼此不能见面。那有主意的，把 钱不放在心上，任他扇惑，总不动心，还不至有害，最怕是见 钱眼红，起了贪心，自然生出无穷事端，性命也就莫保了。文 芸见他八人一去不归，更觉发慌，次日又去讨战。武六思立在 阵前，任你辱骂，总不出马。文芸看看手下虽有强兵猛将，无 奈这阵围在关前，不能攻打城池，徒自发急。 那女营之内司徒妩儿、宋良箴、洛红蕖、郦芳春、郦锦春、 宰银蟾、秦小春、廉锦枫八位才女，闻得丈夫困在阵内，吓的 泪落不止，一连数次遣人到大营打听，总无影响。看看又是一 日。这八个才女走出走进，叹气唉声，不知怎样才好。那眼前 有子的，还有三分壮胆，那无子身上有孕的，也有一分指望， 就只那跟前一无所有的，到此地位，毫无想头，只等凶信一到， 相从于地下，这就是他收缘结果。一时想起碑记中薄命之话， 再看看书香、秀英诸人前车之鉴，不由不毛骨悚然，肝肠寸断。 洛红蕖惟有焚香求闺臣来救小峰之命。众人见他如此，也都沐 浴焚香，叩求过往神灵垂救，八人一连脆求三日，水米不曾沾 牙，眼泪也不知流了多少。真是至诚可以感格，那青女儿、玉 女儿早已约了红孩儿、金童儿各驾风火轮来到女营。文芸闻知， 即亲自迎到大营。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故事8：
藏地某寺院有个老修行人，他买了一腿牛肉，一直舍不得吃，想到冬天再慢慢吃。（其实老人都有这种习惯。以前我小的时候，看到有些老爷爷在夏天时积累一点酥油，一直舍不得吃，最后全部烂了，或者被虫吃掉了。）结果他的寿命没有等他，他提前离开了人世，牛腿仍挂在柴房里（即牛粪棚）。他死了以后，其余财产食物全部被寺院处理，用来上供下施。可是他的神识因耽著牛腿，结果变成了一个鬼，力气也比较大，每到晚上就拿着牛腿，在寺院的上上下下跑来跑去。人们看不见鬼，只见有一腿肉跑来跑去，被群狗追着。（通常说狗有“鬼眼”，狗无缘无故狂叫的话，说明魔鬼来了。）寺院里的人特别害怕。当时华智仁波切在世，离现在一百年左右，他让人把肉拿来烧焦烟作佛事，从此之后，那个鬼已经超度了。

故事9：

以前阿底峡尊者到西藏弘法的时候，每天都很精进，为了帮自己增加福报，他就拿个小佛像印模，把泥土印在佛像印模上，印出很多小佛像，藏地叫作「嚓嚓泥佛」。他每天都在印那个印模，作出很多小佛像。他的弟子们看到上师每天都在抓泥土混水搓揉，两手都是泥巴，把自己的僧服弄得脏兮兮，担心让信众看了不庄重，就对他说：「上师啊！你不要做这些事好不好？这些杂事留给我们来做，你多休息吧！我们帮你做就好了，你做得很辛苦，别人看了也不好看！」阿底峡尊者听了就说：「如果这些事让给你们做的话，那我每天要吃的饭，可不可以请你们帮我吃呢？」大家听了就吓到了，因为上师很少讲这种严厉的话，于是，他又说：「这是我帮自己累积资粮，怎么可以把这种事交给你们来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说话了。阿底峡尊者这么伟大的人，每天都这样精进不懈地累积资粮，何况我们？所以，一直到成佛之前，我们要不断地努力修行，累积更多的资粮，让福德往上增长。

